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
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
如果有， 那就用笔写下来， 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—以有趣的照片

为由头，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
事。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 也可以
是昨天的故事 （每篇1至4张照片
均可， 800字左右， 请注明您的
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间发生的事情， 表达工人阶级的
互助情感 （每篇800字左右， 要
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—以照片为由
头 ，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 800字左右，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—讲出您青年时
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 每篇
500字左右 ，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
求 。

家庭相册—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（每
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工友情怀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
投稿邮箱：ldwbgh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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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朱宜尧 文/ 图

太聪明所以失败。 很多人都
败在了聪明上。

聂宝利 ，不 “聪明 ”，傻大个
儿，一天吭哧吭哧就知道干活。

先前在轮旋组， 旋修轮对，
车体组缺人， 他主动请缨， 同事
说他脑袋进水了。

车体组更换竹地板， 棚车运
输都是石灰、 火碱、 水泥等， 风
钻的力量很大 ， 几个眼儿钻下
来， 棚车里面暴土扬长的， 衣服
上瞬间 “镀” 上一层粉尘， 简直
就是一个 “粉尘人”。

夏天棚车内高达五六十摄氏
度 ， 简直就是一个怒目眈眈的
“火焰车”。 聂宝利全然不顾， 攀
上攀下， 钻进钻出， 衣服从来没
干爽过。 而且每次他都冲在最前
面， 干得最来劲。 夏天没少起热
痱子， 好了又犯， 犯了又好。

制连组缺人， 聂宝利又调到
了制连组。 制连组虽然不是暴土
扬长跟火焰车打交道了， 但是在
车体下面工作， 是最脏的班组。
他一米八二的个头儿蹲下来费
劲， 经常磕碰伤， 有次划伤发了
烧， 烧到39度多。

爱人劝他， 换一个班组。 可
聂宝利说领导信任咱， 不能伤了
领导心呀！

两年后， 再次临危受命， 调
到转向架班组。

外面传闻， 聂宝利干啥啥不
行， 哪个班组也待不长。 聂宝利

心里憋着一股劲儿。
那年技术比武， 没人去， 领

导落实不下去， 又找到聂宝利。
聂宝利也不愿意去， 这大热天就
在太阳底下练功 ， 也真够人呛
的。 可琢磨来琢磨去， 不好驳领
导面子， 还是去吧。

聂宝利的优势显露出来， 落
成车检查所有岗位他全干过， 而
且特熟练。 聂宝利又特能吃苦。
太阳暴晒过的车体 ， 简直就是
“火焰车”， 肉皮一贴上， 像砧板
上的肉 ， 刺啦一下 ， 烫了个激
灵。 每次训练， 只要秒表按下，
哪怕他再疲惫， 再腰酸背痛， 都
像一根铆足了劲儿的弦， 立刻来
了精神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当年技术
比武， 聂宝利获得了落成车单检
第一名的好成绩。 此后连续四年
均技术比武第一。 后参加中国铁
路总公司比武， 再次夺得第一名
的好成绩， 获得 “火车头奖章”。
如今， 又被评为局 “工匠”， 负
责段落成车整体质量工作。 每年
发现大小故障500余件。

火焰车一入库， 很多人唯恐
躲避不及， 只有聂宝利对那种热
无所顾忌。 聂宝利说， 他查的是
故障， 只要把心思集中在检查故
障上， 根本感觉不到热的存在。

聂宝利经常汗流满面， 他很
少 去 擦 ， 目 光 如 炬 ， 裂 纹 无
所遁形。

火火焰焰车车

萧红师承鲁迅先生。 在写
作上， 是鲁迅先生引导她积极
关注黎民苍生， 心系当时的时
代与社会。 这使得她的作品更
多地浸透着深沉的心灵思索 ，
具有深刻的批判力， 这与鲁迅
先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极为合
拍。 因为同时兼具外来文化之
影响， 因此她的作品也极富张
扬的个性。

萧红初到上海， 人生地不
熟， 鲁迅便告诉她， 要警惕上
海街头各种形形色色的骗子 ，
千万不要上当 。 经济紧张时 ，
萧红曾开口向鲁迅先生借钱用
于生活开销。 鲁迅先生爽快地
答应了， 写信让她来取钱。 她
来了， 鲁迅先生便让许广平多
做点儿好菜请她吃 。 吃完晚
饭， 鲁迅先生送她出门。 握手
道别时， 不动声色地悄然把钱
塞到她手中。 鲁迅的体贴与周
到， 那样顾及她的自尊， 使她
在无比感激的同时， 更对鲁迅
先生充满了敬仰之情。

因为在上海举目无亲， 萧
红很自然地就把鲁迅先生当
做了亲人， 成了鲁迅先生家里
的常客。 鲁迅先生家里来客人
的时候， 萧红便和许广平一起
做饭 ， 包饺子 、 包韭菜合子 ，
烙葱油饼……两个女人一边做
饭一边闲聊 ， 相处得非常融
洽。 而鲁迅先生也极其爱吃萧
红做的北方饭食， 这使萧红非
常开心。

1935年5月2日， 鲁迅与许
广平及海婴到萧红家去看望萧

红。 这对萧红来说， 真是喜从
天降， 比什么都珍贵。 鲁迅与
萧红谈论文学， 笑声爽朗、 和
蔼可亲、 平易近人。 萧红想请
鲁迅吃饭， 但家里实在没有什
么像样的饭食 。 正在犹豫之
际， 鲁迅先生说， 走吧， 我请
你去外面餐馆吃。 我们可以一
边吃， 一边继续谈论文学。 萧
红闻言， 感动不已。 鲁迅的洞
察力和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 ，
温暖着萧红的心。

告别鲁迅先生 ， 回到家
中， 萧红就一头扎进稿纸堆中
勤奋写作 。 几乎是夜以继日 ，
只用了10多天时间 ， 就写了4l
篇散文， 即1936年8月结集出版
的 《商市街 》。 她觉得只有不
断写出好作品， 才不辜负鲁迅
先生对她的厚爱与期望。 事实
证明， 萧红的确是鲁迅先生没
有看错的很有希望的女作家 。
在与鲁迅先生相识之后， 萧红
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散文体小
说 《呼兰河传》。

鲁迅先生去世后， 萧红无
比悲痛。 抱病写下《记我们的导
师》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《鲁迅
先生生活散记》 等文章来纪念
鲁迅。 她的这些文章，皆被世人
称为 “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

写得最好的作品”。
1942年1月， 旅居香港的萧

红因病住院。 因庸医误诊， 导
致病情愈发严重。 预感来日无
多的她 ， 临终前曾留下遗言 ：
“死后请将我安葬于鲁迅先生
的墓旁， 好让我在九泉之下能
够时刻聆听恩师的教诲 。” 可
惜 ， 在她死后 ， 因种种原因 ，
她的遗愿没有实现。 她在碧水
蓝天的浅水湾长眠了多年， 后
来在广州 “定居”， 直到今天。

萧红与鲁迅先生， 年龄上
相差30岁， 完全是两代人。 他
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， 从1934
年11月到1936年10月鲁迅先生
逝世 ，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，
两个人因心灵 、 思想 、 人格 、
个性、 趣味爱好等方面的相通
与相知 ，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。
萧红从鲁迅先生那里不仅得到
了慈父一般的关怀和爱护， 更
是得到了导师般的鼓励与引
导。 可以说， 如果没有鲁迅先
生的扶持与影响， 萧红是根本
不可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
上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的。 她
与鲁迅先生的关系 ， 既是师
生 ， 亦是朋友 ， 并且宛若父
女， 堪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
段佳话。

鲁迅与萧红的深厚友情
□夏爱华

书书海海掠掠影影

我小时候最喜欢去舅妈家 。
舅妈家在一个大山顶上， 当年，
舅舅的祖上为躲避战乱搬去那
里。 那里不通路， 爬上那座山才
能到舅妈家， 去一次要走五六个
小时。

尽管每次去都很累， 但我仍
喜欢去。 每次一到舅妈那儿， 舅
妈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， 在我身
上比划一下， 说， 哟， 武子又长
高啦。 然后， 舅妈会拿出一个鸡
爪， 我迫不及待地接过去， 塞在
嘴里大嚼起来。

鸡爪在我的家乡叫哈钱手 。
平时家里来客人杀了鸡后， 舅妈
就会把鸡爪留着， 先风干， 再秘
制 。 舅妈做的哈钱手 ， 别有风
味， 带着一股干腊味， 有嚼劲。
我喜欢去舅妈家， 一多半为的是
哈钱手。

读高中以前， 我每年至少要
去舅妈那儿一到两次， 读高中后
去了县城， 离家远了， 加之学业
重， 仅在高考后那个暑假去过一
次 。 再后来去了外地读书和工
作， 再回老家每次都匆匆忙忙，
没再去过舅妈家。

舅舅是我大四毕业那年离世
的， 舅舅去世后， 舅妈搬离了他
们的家。 那个地方太闭塞， 没有
水， 不通路， 没有电， 曾经100
多人的村子， 1990年时， 搬离得
只剩不到10户。

舅妈先是搬到了10多公里外
的一个村子， 买的别人搬走后的
旧房， 房子不贵， 只1500元， 还

有1000元是四处借来的。 住了一
年， 别人给表哥介绍个对象， 女
方是二婚， 招表哥入赘。

表哥当时 28岁了 ， 谈过几
个对象 ， 都是女方来了一看扭
头就走了。 表哥一咬牙， 舍了这
房， 带着舅妈一起把自己 “嫁”
了过去。

在别人家总有些低三下四 ，
表哥结婚仅一年就离婚了， 舅妈
和表哥从那个家出来， 搬去了另
一个地方。

这以后， 舅妈又搬了好几次
家。 搬一次家穷三年。 2000年我
回老家过年 ， 问到了舅妈的新
址， 特意去看她。

舅妈明显地老了， 才50多岁
的舅妈已是满头白发。 家里也是
徒有四壁， 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不
知是从哪儿淘来的二手抑或是三
四手货。

舅妈因为是外来户， 在当地
没有田地， 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
表哥表嫂外出打工挣的钱。 舅妈
留我吃饭， 我还想着哈钱手， 想
问没好意思开口。

我给舅妈留下1000元钱。 临
出门， 舅妈拉着我的手， 双眼噙
着泪 ， 一个劲儿地说 ： “耀武
啊 ， 下次回来一定要来看舅妈
啊， 舅妈这多年没看到你了。 舅
妈穷， 身体也不好， 你不来， 谁
知道舅妈这一生还能不能再看到
你啊！”

再一次去舅妈家是去年春
节， 舅妈搬了新家。 新家是镇里

统一规划的新农村， 别墅似的二
层小楼， 装修很漂亮， 一点不比
城里差。

家里水、 电、 气一应俱全 ，
村街上安装了路灯， 村委会办公
楼前有个休闲广场， 还有各种健
身器材， 舅妈和村里的老人们每
晚都要去跳广场舞。

舅妈再不是2000年我见到的
那个舅妈了， 她神情开朗， 乐呵
呵的， 看起来年轻多了， 头上还
没了白发。

说起现在的好日子， 舅妈就
一个字： “好！”

表哥和表嫂在外打工多年 ，
表哥早已成了技术骨干， 一年工
资有10多万。 两个孙子都大学毕
业参加了工作 。 舅妈每个月有
100元养老金， 虽说不多， 但舅
妈很知足， “我一个农村妇女，
自古以来， 谁给农民发过钱呢？
政府没话说！”

从舅妈身上， 我看到的有岁
月沧桑 ， 更多的是改革开放40
年，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 人
民满满的幸福和喜悦。

舅妈的幸福生活 □韦耀武


